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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我连忙表示，对这些日子以来阳泉市公
安民警，特别是任政委本人，为寻找幸福巷、
营救我女儿生命所做的种种努力和付出，表
示深深感激；对他们不辞辛苦地为老百姓排
忧解难的高尚品质，表示由衷的敬意！晚上，
妹妹也来电话告诉了目前寻找的结果。她说
这段日子自己与公安民警、媒体记者和当地
居民一起寻找幸福巷的过程中，受到深深的
震撼和感动。她已代表我和病中的汪泉，向这
些有关单位、媒体以及好心市民，都一一表示
了衷心的感激和敬佩！
阿凤和楠楠离开阳泉后，任政委还一次次

来电话表示：“你妹妹她们虽然已经走了，但我
们为汪泉寻找亲人的工作不会停止，一定要继
续下去。一有消息，会马上同你联系，我们阳泉
市公安战士衷心祝愿汪泉早日战胜病魔！”
阳泉寻亲无果而终，意味着同基因或者

有血缘关系的异基因移植，此路已经不通了。
留给汪泉的，只有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此外别无选择。可此前周主任说过，非
血缘异基因移植，排异反应大，成功概率低，
这无疑给汪泉难治性白血病的治疗，又增添
了一份不确定因素。
汪泉患病的事，除了她单位和我单位时

任党组书记的黄亚洲外，当时我并没有告诉
自己的亲友和同事。这是由于女儿得这种毛
病，对自己冲击过于猛烈，很长一段时间心态
调整不过来，害怕谈到这个沉重的话题，不论
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其次，考虑到在一般人心
目中，白血病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一场深
重的灾难，轻则倾家荡产，重则人财两空，去向
亲友诉说，多少总有点告贷的味道。我尽可能
不给身边亲友添麻烦。然而消息还是不胫而
走。一些好友得悉后，主动来电话安慰，介绍求
医经验。天津女作家谷应，是汪泉妈妈生前的
闺中密友，两人小学中学一直是同班同学，交
往之密胜于姐妹。小钰病故后，谷应对汪泉和
我在生活上多有帮助。这次，她获知小泉身罹

重病，急得冒着酷暑，多次去天
津血研所为我们咨询专家，还打
电话给远在成都的高中同班同
学、华西肿瘤医院院长席宁教授
讨教。席宁很重昔日同窗情谊，
立马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汪

泉病情。当得知我们通过在京亲戚正在与道培
医院联系咨询时，他支了一着高招，使我们在
求医问药路上有了“柳暗花明”。
席宁在电话上建议我直接给道培医院移

植科主任吴彤教授打电话，说通过亲戚辗转
传递资料，不容易说清楚。
我说：“这恐怕太冒失了吧？”“怎么了？”

“我不认识吴彤教授呀！也不知道她的电话号
码。”“可我认识呀！”席宁在电话那头大声说，
“我们与她先生曾经有过合作项目。这样吧，我
先同她联系一下，然后你再给她电话。最好你
带上汪泉资料亲自去趟北京，当面听听她的意
见。她是国内这方面的行家，是陆道培院士的
学术继承人，在白血病治疗上很有经验。”
真是久旱逢甘霖，让我感激不尽。“感激

什么？！”席宁真诚地说，“接到谷应电话，我和
我太太都很着急。可惜我不是搞这方面的治
疗，只能为你和汪泉做点铺路架桥的事！”这
条路铺得及时！经过一夜犹豫，第二天我终于
鼓起勇气，找到周主任。她刚查完病房，正坐
在办公桌前翻阅有关的医疗记录，见我进来，
以为是在汪泉亲戚中找到了供者。“还没有
呢！”我说，“另外，我想问问汪泉基因变异和
染色体分型报告的情况。”
周主任说：“汪泉基因变异化验为阴性，染

色体分型报告还没有出来。”说完低下头去想
继续查看记录，发现我仍站着没走，问：“还有
什么事吗？”于是我鼓起勇气，打着陆院士旗
号，结结巴巴地向她转述了吴彤主任的两点看
法。周主任直起腰来，在办公椅上端正身子，问
了一句：“你们是不是想转院？”我立刻有点气
馁了，支吾着说：“还、还没最后拿定主意。”“转
院是不行的！”周主任一下子把转院的门给关
死了。气氛有点僵持。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缄默了一会儿，她终于又开腔说：“如果

你们想请外面专家来会诊，请陆道培院士也
好，请吴彤主任也好，还是请天津血研所的，
我们都会很好配合。至于下一步要不要继续
化疗，关键是看这个礼拜出来的骨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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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噩耗最先传到河滨大厦

娇鹂急忙说：“你脚馒头肿成这样，怎么
能这样？快起来！求求你了！”任凭妻子怎样
拉他，就是不起身。膝盖跪破了，脓水血水从
裤腿里渗出来，这些他都不顾，只抱紧了妻子
膝头说：“家恕娘！我有几桩事求你。”娇鹂说：
“你快讲，你快讲。”祖堃说：“再苦再苦，就是讨
饭，也要把儿女拖大。你再难再难，也
要让他们读书———我这辈子吃亏就吃
在读书少啊。否则，不会喊我烧大炉。
我的病，跟劳动强度大、抵抗力差也有
关系。你千万要叫他们好好读书，好好
做人，今后只有靠他们自己去拼前途
了！”娇鹂桩桩都答应了。祖堃咳嗽甫
停，又说：“家恕娘！你太苦了！四个小
人拖不动。你还年轻，日子还长，不如
再找一个，你答不答应？”娇鹂问：“你
为什么要这样逼我？这太难了！”祖堃
说：“你要有中意的人……”娇鹂截然
说：“这辈子不会有了。”祖堃说：“我独
怕你这样想，守什么？太苦太苦了，也
犯不着。你答应我！不答应我不起来。”
娇鹂只得应了声。祖堃仍执意不肯：
“家恕娘！你哪里晓得，我还欠了一身
债啊！想不到我没有什么留给你，只给你留下
一屁股债！你没工作，哪能办？你好不还尽量不
还，拖一拖，等将来小人长大了再说。”末了，祖
堃又给妻子磕头说着“托你了”。话未说完，两
人都已泣不成声。
祖堃又昏过去了。娇鹂守着他，心里默念

着：“怎么办？怎么办？”阒静之中，只听海关大
钟准点报时声和小火轮引擎声响了又响。娇
鹂守着等着他苏醒。这天夜里，祖堃突然又醒
来了。娇鹂赶紧把耳朵贴近听了好久，才听见
发出“!"……!"……”声。丈夫想说什么？凡是
“!"”音开头的人名地名都问他过了，他都摇
头。娇鹂想不出跟“!"”有关的人和事，沮丧至
极不经意抬起头，只见桥灯灼灼。娇鹂蓦然想
起，过去祖堃身体好的时候他们夫妇一起出
去看绍班，总是祖鸿帮他们照看，曾约好了与
祖鸿去看霓虹灯，总想去总也没去成。祖堃会
不会说这件事？娇鹂忙问：“霓虹灯，是不是？”
祖堃眉结舒展了。娇鹂说：“你想同祖鸿一起
到大马路看霓虹灯，对不对？”祖堃眼睛里蓦
地跃现一丝柔情，嘴里吐出一个字：“霓……”

娇鹂说：“等你好了……”突然，祖堃整张脸变
得呆滞木然灰暗。娇鹂大声叫喊：“你听见了
么？听到了，你快点一点头呀！……为什么要
抛下我呀！”
娇鹂拼命摇撼他，亲他面孔，直到护士护

工把她拖开。祖堃脸上已蒙了白布。猛然间，
她冲过去揭白布，但被无数只手拿住了。娇鹂

身边没有别的亲人，只有同病房的人
来劝她。有时护士要她在纸头上签一
签字，她来了就签。又有一张纸头要
她签，娇鹂随手就写，一抬头，竟是崇
信药厂的龚科长。娇鹂虽然脑子一片
空白，但还是把刚写下的字涂掉了。
龚科长立刻跳脚翻脸，破口大骂：“你
耍我！要想一想这事的后果！我老实
同你讲，你们一家疏散的事组织上定
了，赖也没用！疏散人口是上面定的
政策！”娇鹂惊呆了，国家干部怎么这
样凶？龚科长最后威胁说：“你再这样
对抗组织下去，你男人的抚恤金、丧
葬费是不会给你了。”吓得娇鹂只会
蒙脸啜泣。同病房的人刚才也被镇住
了，反对国家政策还行？直到护士进
病房来禁止他大声喧哗，他们才想起

嘴巴长在自己身上，纷纷站出来。冼大姐喉咙
顶响，明里劝架，暗里骂龚科长真缺德。见大
家为她打抱不平，娇鹂大胆喊着：“祖堃！你都
听见了？药厂要赶我们一家五口到乡下去呀！
你都听见了？”不久，娇鹂哭昏过去了。
噩耗最先传到河滨大厦，秉逊匆匆来跟

外甥诀别，除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之外，
更有说不出的屈辱和惭愧。秉逊对自己充满
了鄙视与哀怜，怨自己胆小怕事，甚至连死的
勇气也没有。盛森魁、阿淦最先到沪，老丈人
没想到女婿为了菩萨郎中的事跟他拌了几句
嘴，负气去了管溪镇，再看到已是阴阳永隔
了。乡下其他的亲亲眷眷接到娇鹂的电报连
忙赶出来，见了最后一面。正在这时，祖鸿穿
着条纹衣裳跌跌撞撞冲进来，跪倒在灵床前
额角连连撞着，发出干嚎声。世骧、金粉忙上
去劝他拉他，祖鸿连连悲号：“阿哥！阿哥！我
刚听阎子芬说了就逃出来……还是晚来了
啊！……你怎么不见我一面就走了？阿哥！你
走了，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跟你一起
去，也好陪陪你啊！”


